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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點見﹗ 

 

    「學業、感情、同儕關係、校園霸凌、社會的紛亂、青少年犯罪、老師教導、

親子關係，哪裡可以讓我們安頓身心﹖哪裡是我們的淨土﹖」 

--八年七班李玲於心情札記 

 

    7:30 早上遲到的鐘聲響起，46號李玲的位子空著。 

    坐在她位子後面的風紀股長吳書偉露出嫌惡的表情：「大小姐又遲到了，現

在遲到是連坐責任，這個月她害我們全排不能下課已經第三次了。昨天我氣炸了，

把他叫到樓梯間，狠狠的踹他兩腳；已經向她撂下狠話，下次妳再遲到，我就把

你狠狠扁一頓、才不管你是男是女呢﹗」 

 

    7:40李玲位子還是空著。 

    坐在第三排靠窗的白皓翔不安地回頭看了一眼：「奇怪，已經過了十分鐘了，

他遲到也不會這麼離譜吧﹗」自從上個月和她私下交換了 Line 之後，晚上總是

要躲進廁所和她聊個幾分鐘。昨天 Line 她的時候，她說她真不想上學，最後我

開玩笑說：「那我陪你翹課好了，明天約去福隆玩如何﹖」她才回一句：真的、

假的啦﹖我就被老媽的尖叫聲：「白皓翔，你是在廁所生孩子嗎﹖半小時還不出

來」﹗白皓翔狼狽的逃出廁所了，藏在褲子裡的電話也不知甚麼時候掛斷的。「她，

她不會當真了吧﹗」 

 

    7:50李玲還是沒來。 

    平時就很嚴肅的溫導，臉上的肌肉全部垮下來、整個嘴型就像個倒過來的 V

字。若有人數學考不到 60 分，溫導就會用無敵誇張的表情加上翻到後腦勺的白

眼，誇張的大叫；「喔﹗這次這麼簡單你還錯，我要昏倒了啦」。昨天李玲數學只

考了 20 分。溫導氣急敗壞的在全班面前痛罵了她十分鐘。她那麼蠻不在乎、又

心不在焉；被罵了還嘻皮笑臉﹗溫導忍不住把她趕出教室，但是一轉身上課，她

就和後排男生扮鬼臉、玩一二三木頭人、大家哄堂大笑﹗溫導衝出去狠狠地臭罵

他一頓。罵道：「你到底會不會反省哪﹗」。罵完了溫導就後悔了。今天她沒來，

是不是因為昨天的事﹖現在的學生自尊心都很強，會不會出事了﹖ 

 

    8:00 李導打電話給李玲的爸爸。 

    李玲的爸爸是個民意代表，溫導在電視見過幾次。嗓門很大、草莽性很重。

李爸：「甚麼﹖今天早上是我親自開車送女兒上學的。怎麼可能沒到﹖我們每天

都在校門口 50 公尺外的早餐店門口下車，她買早餐我上班。虧你們還是個明星

學校﹗你們怎麼連個小孩都看不好﹖現在社會這麼亂，我女兒有個意外，我要你

們學校負全責!! 」 

李爸一說完，溫導還沒來的及答腔，李爸便氣急敗壞地掛了電話。立刻打電話給

警政署長：「我的女兒失蹤了」。 

 

    8:10 朝會開到一半，李組長在蘇主任旁邊咬了咬耳朵。 

    溫導、蘇主任、黃主任、陳主任、何主任、校長、組長。所有長字輩的都在

事務處的監視錄影畫面前，從李玲爸爸說的到校時間，一格一格的看著畫面。李

玲，真的沒有進校門。不知道是事務處的冷氣太冷，還是燈光不夠；所有人都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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覺一陣涼意和不祥的預感：「真的出事了」﹖ 

 

    8:20蘇主任和李組長，到了警察局。 

    警察局長已經接到了李玲爸爸找署長和市長打來的電話。走進一間房，有一

整面牆壁都是顯示器，裡面有七八個警察坐著，旁邊有張李玲放大的照片。一個

警察過來和局長咬耳朵：我們正在調學校周邊五百公尺所有監視器，包括便利商

店。我們沒有發現女學生，甚至我們沒有看到她下車。局長耳中李爸大吼的：「我

親自送她去的，對，我確定﹗」還在嗡嗡作響。警察局長心裡想著那個住在三個

街口外的精神病患、一百公尺外的網咖，總有輟學的中學生流連；一公里外有個

性侵犯前幾天才假釋放了出來；一頁一頁的不良分子名單在腦中快速流動，「該

不會出事了吧」。豆大的汗珠從臉側滑下，想到治安會報時，市長面目猙獰的對

各區局長大吼：你們哪個區再有學生出事，你們就等著被炒魷魚吧!! 原以為我

們這區治安最好，何況李玲又是委員的千金，萬一……局長最討厭的就是每次他

的萬一都神準，好的不靈，壞事都會成真。 

 

    8:30 溫導再撥李玲手機「您的電話無人接聽、請稍後再撥」 

 

    8:40 李玲的爸爸打給李玲的媽媽。 

   「女兒不見了。」「甚麼﹖甚麼叫不見了」﹖李玲的媽媽歇斯底里的叫出來﹗

李玲的媽媽是家庭主婦，但是李玲從上了國中功課就不好，只喜歡拿著 IPAD 一

筆一筆畫著漫畫人物，漫畫的女生光是眼睛就占了半張臉。李媽每天看聯絡簿臉

就發青。無論班上哪一科，分數總落在最後一排。「你沒上班，怎麼連女兒都管

不好﹖」 李媽想想自己從來沒有少數落小孩。她看成績也是氣急敗壞，說媽媽

連小孩都管不好，昨天盯著她功課寫完到快三點；而且他哥哥我也一樣教呀，哥

哥不是也考上建中啦。「妳為什麼不能學學妳哥哥﹖」前天李玲怒氣沖沖地對著

媽媽叫道：「你們就知道哥哥、哥哥、哥哥，家裡沒有我你們才開心嗎﹖」媽媽

打了一個冷顫，嘴裡唸著南無阿彌陀佛，再也不敢想下去。 

  

    8:45 蘇主任和溫導沉重地走進教室。 

    溫導問所有同學：「你們有誰和李玲有聯繫，知道他去哪裡了嗎﹖」 

 

    8:45 「死了」，王曦暗自想著。 

    王曦和李玲走得很近，假日王曦總是喜歡找李玲出去玩。上周末王曦要李玲

騙家裡說要一起去圖書館看書，晚上王曦的乾哥說要王曦幫他慶生，找了幾個不

認識的男生一起去唱 KTV。到了 KTV，還有幾個小女生在場，年紀看起來也和她

們差不多，但是打扮很時髦，還有化妝。 

現場的音樂震耳欲聾，桌上已經杯盤狼藉，女生看起來有些醉意。王曦和李玲都

不敢喝酒，乾哥一直向李玲要電話，音樂越來越大聲，房間裡的人接近瘋狂的嘻

笑和搖擺。王曦轉頭看見乾哥把一顆藥丸丟進一個女孩的飲料杯裡，還向他眨眨

眼。王曦拉著李玲飛也似的逃出 KTV，一邊問李玲：「妳沒有給他電話吧﹖」李

玲最大的毛病，就是不知道怎麼拒絕別人：「有呀﹗我覺得他還蠻可愛的耶，他

說要打給我，約我翹課出去玩﹗」 

   「死定了，她一定翹課和他出去玩了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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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8:50 老師還沒進教室，大家都無心自習，開始議論紛紛。 

    李玲是轉學生，這學期才轉來，以前是念明星學校。為什麼會轉學來的流言

不斷，有說是前學校過度體罰、有說是頂撞老師、有說是曠課太多、有說是參加

不良幫派、有說是男女朋友難分難捨。傳來傳去，甚麼荒唐的傳說都出來了。因

為陌生，在班上已經形成的小團體，對他都有些排斥。 

 

    8:50 警察局長撥了李玲爸爸的電話。 

   「李委員，我們正在清查附近六百隻的監視器，過濾全區十六個里的不良分

子，現在所有在勤的警網都出去搜索，休假中的也調回來出勤。您可不可以想一

想，您最近有沒有得罪甚麼人﹖」局長聽到對方電話一聲很大的雜音，應該是李

玲爸爸的電話掉到地上。局長很慢很慢的說：「你有沒有接到甚麼奇怪的電話﹖

或者她，有沒有和家人發生爭執﹖有沒有甚麼日記﹖書信留下來﹖是不是離家出

走了﹖」 

 

    8:55 李玲的爸爸臉色發白，人整個癱倒在辦公室的大辦公椅上。 

    包攬工程、關說人事、恐嚇、威脅都是家常便飯。昨天才威脅一家大賣場，

強迫採用另一民意代表女兒公司的提案，另一家在場已經得標的廠商就要傾家蕩

產，他見到對方眼底露出猙獰的殺氣。得罪﹖黑白兩道結仇的對象何止是得罪﹖

平常霸氣的意氣風發，現在像是個消了氣的皮球，癱軟在椅子上，手機一如往常

的不斷傳來 Line，每響一聲，就牽動他心裡一跳。「報應」兩個字立刻出現在他

的腦海。頭上不斷冒汗，雙手卻是冰的。白冰冰前幾天才上電視說當年的故事，

他當時還不以為意。李爸顫抖的打給李玲的媽媽，叫他去看看有沒有留甚麼書信。

李玲的媽媽已經有些哽咽口吃：「好、好、我去找、我去找。」李玲媽媽腦海浮

現的遺書兩字，卻怎麼也說不出口。 

 

    9:20 電視新聞快報：「中正區一棟大樓早上發現一名中學女生輕生，身分確

認中。」 

 

    9:20 警察局長的座車開到李玲爸爸的辦公大樓，接了已經面色發白，站都

站不穩的李爸。坐上警車，他也想過哪天會坐上警車，但是從沒想過是這個原因。

手機響了，是李玲媽媽：「她的週記本沒有拿，上面寫了些奇奇怪怪的淨土甚麼

的………。接下來，李玲的爸爸一個字也沒聽進去。局長指示司機：「去中正區

事故現場」。 

 

    9:30 民主日報的記者看到局長攙著面色鐵青的李委員到了刑案現場。 

    記者想到李委員正好有一個同年齡的女兒，不假思索的就傳回李玲父親在現

場的照片和新聞快報的文字：「新北市重量級民意代表女兒疑似輕生」。幾分鐘後，

這則新聞快報和照片就出現在電視上。不知道是常在學校走動的家長還是熱心人

士，這個消息立刻在校園爆開了。一堂下課後，連班上同學都在交頭接耳。但是

一反平常的嘻笑輕浮，在面對這樣的大事，所有人的情緒都嚴肅起來，有的女生

已經哭了。 

 

    9:35 李玲的父親看到那個孩子：「不是她、不是她。」 

    李爸看著書包散落一地、用白布蓋著那個年輕的孩子。旁邊的家長聲嘶力竭



4 
 

的在呼喚，雖然不是李玲，但是他一點點也笑不出來。眼淚一直往下掉，想到自

己女兒小時候天真無邪的笑容。 

    警察局長說：「委員，我先帶你回學校，說不定已經有好消息了」。 

 

    9:45  

    李玲的爸爸、媽媽、警察局長、教育局長，都到學校。李玲的週記攤在桌上，

好像大家都在等待最後的審判。先被叫到辦公室的是吳書偉，吳書偉有些手足無

措。 

    蘇主任：「你知道我們為什麼叫你來嗎﹖」 

    吳書偉：「我對她態度的確不好，可是我真的不知道她會這麼受傷，我真的

不是故意的」。14歲的大男生像闖了滔天大禍，眼淚不聽使喚的流下來。他全盤

托出前一天他對李玲那段不守時嚴厲的指責。「李玲自殺是我害的嗎﹖」 

    溫導有些錯愕：「李玲沒有自殺，我們找你來，是因為上禮拜我們週記主題

是：『班上我最喜歡的同學』。李玲寫最喜歡的同學就是你。她說他轉來的那一天，

人生地不熟，只有你首先對他伸出友誼的手，幫她領書、幫她抄聯絡簿、提醒她

作業和筆記，她說她永遠記得你像俠士一樣燦爛的笑容，和下課後帶回來的汗臭

味。我們想，你會不會知道李玲去那裏了? 」他搖搖頭，但是也放下心中的自責。 

李爸小聲的的說：「你是說你擔心因為你指責她遲到，所以她不敢到學校來﹖」 

    吳書偉：「難道不是嗎﹖我這樣算霸凌嗎﹖」 

    吳書偉想也想不到，平時對她那麼嚴厲，她居然還說他是班上最喜歡的同學，

他對他實在太嚴格了﹗﹗ 

    李父想到，自己本來就很沒有時間觀念，每次車上李玲急的像熱鍋上的螞蟻，

催他趕快出門，開快一點，他總是蠻不在乎。上個學，遲到幾分鐘有甚麼大不了

的﹖他想不到這樣也會對孩子有壓力。 

    學校師長有點驚慌，霸凌這個詞太敏感，民意代表很難理性，官員就在現場，

門口可能已經有一群記者……. 。 

    李父看了看眼前驚慌的孩子：「你這怎麼算呢﹖你是為了班上的榮譽呀﹗她

會遲到，都是我的錯，我不肯讓她自己上學，自己又不守時。這真的不是你的錯，

這是李爸爸的錯，來，眼淚擦乾，回教室吧﹗」李委員居然也會認錯﹖為了孩子

父母會變成更好的人，學校師長都鬆了一口氣。 

 

    9:50白皓翔不安的走進辦公室：「昨天的約定，她當真了嗎﹖」 

    蘇主任問：「你們約在哪裡﹖」  

    白皓翔：「她說她很想去福隆看海，好久好久沒去了。」 

    李父李母互看一眼，以前孩子小的時候，他們每個禮拜六都會出去玩。不是

山上、就是海邊。但是自從老大上了國中，功課變重；李父又選上了民意代表，

他們假日就再也沒有出門了。連今年約定好了暑假要去日本，因為地方民意代表

改選，也臨時又黃牛了。 

    蘇主任：「你們約幾點﹖在哪裡﹖」 

    白皓翔：「她說 10點在福隆火車站，我以為她開玩笑的。」 

    警察局長立刻交代旁邊的警員，立刻聯絡新北市警察局和鐵路警察局，把李

玲的照片傳過去。 

    溫導拉過白皓翔：「你們，在談戀愛嗎﹖」  

    李父和李母都豎著耳朵聽，這個大男孩高大又帥氣，一定是班上的風雲人物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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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正在和女兒談戀愛嗎﹖怎麼我們一點都不知道﹖女兒的事，我真的知道的太少

了，她怎麼都不和我說呢﹖交朋友很好呀﹗還是我都沒有仔細聽﹖ 

    白皓翔忙著辯解：「沒有沒有，只是她偶而會 Line我吐吐苦水，我們都有一

個功課很好的哥哥，媽媽也都會用哥哥的標準要求我們。所以我們有點同病相憐，

我們算是，嗯，閨蜜﹖」 

    旁邊蘇主任一口水差點沒噴出來：「喂! 現在可不是說笑的時候! 」 

    溫導說：「白皓翔，你把你手機開機，看看李玲有沒有和你聯絡。」 

 

    9:55 溫導也說了昨天數學課的事，這會不會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﹖ 

    李母說：「奇怪，她說她很喜歡數學呀﹗她說現在的數學老師，比起前個學

校的好多了，教得很好又有趣，不像前一個老師教課死死板板的。昨天晚上一點

她還沒睡，她說她要一題題弄懂。昨天考試她是一題卡住了，才考 20 分，她懊

惱的要命。她買了一大堆講義，想要在新學期揚眉吐氣呀﹗昨天晚上到三點，房

間燈還亮著呢﹗」  

    溫導想著辛苦的孩子，眼眶又紅了。她對老師的要求這麼認真，又給老師這

麼高的評價，而她昨天的嬉皮笑臉，看來只是愛面子，要表現自己蠻不在乎，尋

求同學的認同而已。 

 

    快十點了，蘇主任：「李太太，你不要太擔心，照你說小孩下車的位置，我

們交通崗的家長執勤的區域都有 cover到。今天早上沒有任何的異常，應該不是

甚麼意外或者犯罪，您不要往壞處想。」 

    李爸心裡想，有什麼不滿衝著我來，不要動我孩子﹗想想自己做過的事，是

不是報應來了? 

 

    9:58王曦敲敲門要進來，哭紅的雙眼，說話有點結巴。「天呀，到底還有誰

要爆料? 」在場的師長心中的 OS。 

    王曦：「新聞上那個輕生的女生…是李玲嗎﹖」 大家嘆了一口氣，媒體真是

害人不淺。 

    李導：「不是，李玲應該很平安。你知道她有可能去哪裡了嗎?」 

    王曦一面吸鼻涕，一面擦眼淚說出那天去唱 KTV的經過： 

   「我們那天去唱歌之後，我看他們喝酒嗑藥，我嚇壞了，就再也沒有和他們

聯繫了。訊息已讀不回。」 

    蘇主任：「你怎麼認識他們的? 」 

    王曦低著頭小聲說：「是網路上認識的」師長們互看一眼：「又是網路。」 

    蘇主任：「你有他們的聯絡方式嗎? 」 王曦點點頭。 

    蘇主任：「你打個電話過去，問問李玲有沒有和他們聯繫，也問他們在哪裡? 」 

    王曦把電話開機，撥了乾哥的電話，開了擴音。電話響了幾聲，電話響了幾

聲，有人回答。 

    王曦：「喂，乾哥，我是王曦。」 

    乾哥：「喔，小曦呀，你也要來嗎? 」師長們互看一眼，BINGO，也要﹖誰和

他約好了﹖ 

    王曦：「什麼也要來﹖對了，李玲有和你聯絡嗎﹖」 

    乾哥：「你說那個小公主哦﹖有阿，我昨天 Line她，說明天我們要出去玩，

他說不要。但是我說要把妳們上次和我們去唱歌的照片貼到你們學校 FB 上，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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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只好答應了。你也要來嗎﹖ 

    在場的大人都露出嫌惡憤怒的表情，這是恐嚇吧﹗ 

    王曦裝出興奮的聲音，問道：「你們約哪裡、約幾點? 」 

    乾哥：「約十點，西門捷運站。你要不要來，我可以假裝你哥哥，打電話幫

你請假喔﹗」 

    警察局長嘆了口氣，十點，又是十點，李玲到底十點約了幾個人呀﹗ 

    王曦：「老師來了，我要掛電話了」王曦趕快把電話掛斷。 

    警察局長問王曦：「你有他的照片嗎﹖」王曦把乾哥照片傳給警察，警察把  

李玲和乾哥的照片傳給趕赴到西門站的警網。王曦低著頭，知道自己闖禍了。她

由衷希望李玲平安無事，雖然和爛乾哥出去很糟，但是總比新聞亂傳的結果好多

了。她自己暗暗發誓，再也不在網路上面交不認識的朋友了。 

    李父看著和自己女兒年紀一樣的自責的同學：我們給他甚麼環境﹖我們怎麼

去處理這些藥物濫用的問題﹖這些中輟生的又變成了多麼嚴重的社會問題﹖ 

而學校的這些同學覺得自己犯了錯，也有道德勇氣出來認錯。他想起一個社會新

聞：一群孩子去海邊玩，一個孩子落水了，其他孩子很害怕，回家都不敢說。第

二天落水的孩子飄在海面上，已經是冰冷的屍體了。是誰把這個學校的孩子教得

勇於認錯﹖ 

 

    10:00十點了，大家都在等警網傳來的好消息。 

    溫導握著李媽的手，兩個媽媽都知道彼此的擔心。溫導還安慰媽媽，找到孩

子，不要太責備他；請個假，學校也不會有甚麼太嚴重的處分的。 

    大家現在都想：「如果李玲只是逃課出去玩，這應該是相對最好的答案吧﹗」 

   「責備? 」經過一個早上的折騰，李爸和李媽只想好好抱抱女兒﹗ 

    先是新北市警網先傳來消息：福隆車站沒有看到李玲的蹤影，幾個車站也沒

有看到她買車票去福隆。 

    接著是台北市警局傳回來訊息：在西門捷運站，有攔檢到乾哥和一群中輟青

少年，身上搜出了一批搖頭丸和安非他命。還有幾個還是帶著案底的通緝犯，已

經全部帶回西門派出所作筆錄了。 

    可是，李玲根本沒有出現。沒有去福隆赴約、也沒去西門。所有的線索又斷

了，她人到底去哪了﹖有誰知道她去哪裡了﹖ 

 

    10:25 第三堂課鐘響 

    八年七班同學，有的在擦眼淚，平時吵鬧的男生，也安靜的在位子上。多愁

善感的女同學摺了紙鶴和卡片放在李玲的位子上，有幾個人還在議論紛紛的時

候。 

    這時，李玲像個幽靈一樣飄進教室，好像什麼事情也沒發生過。她把書包放

下來，打開書包，拿出英文課本，準備上課。 

    一個女生大叫：「你、你、你、你從哪裡冒出來的﹖你不是死了嗎﹖」 

    吳書偉從椅子上彈出來，衝下辦公室。上氣不接下氣，用他一貫的大嗓門、

對所有滿臉愁雲慘霧的師長說道：「李玲在教室﹗﹗」 

    李爸李媽先到教室，一看到李玲，李媽衝進教室，不管外籍英文老師和所有

同學 異樣的眼光，又哭又笑的一把抱住李玲，大叫：「我的寶貝女兒呀! 」 

    李玲一臉尷尬錯愕，把媽媽推開：「你神經喔，你到學校幹嘛﹖」然後李玲

看到李爸就站在門外，還有一群認識的和不認識的人都看著她，還有一群穿警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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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服的。「慘了，這下代誌大條了。」 

    10:30 溫導先把李玲叫出教室。 

    溫導和媽媽一起確定早上李玲有沒有遇到壞人，有沒有被人欺負。兩個人聽

了李玲的回答，一副不可置信的表情，然後溫導叫李玲先回去上課。 

    10:35 大隊人馬移師到三樓的大會議室，全部的人臉上都是問號 

    溫導說：「對不起讓大家擔心了。李玲說：早上爸爸送他去上學，她因為昨

天作業寫太晚、太累了，就在車上睡著了。爸爸以為她下車了，就把車開回爸爸

辦公室停車場。她十點鐘一覺醒來，發現遲到了，就趕快搭計程車來學校。」 

    「啊，就這樣﹖」「是，就這樣。」 

    「又是十點，那她和人家約好的十點呢﹖」「她本來就知道乾哥不是善類，

本來就沒有赴約；和那位「閨蜜」約去福隆，也只是下了課的白日夢。」 

    這一個早上勞師動眾，擔心受怕。整個台北市怕沒有整個脫了一層皮，原來

只是個誤會﹖簡直可以上卡其諾狂新聞的情節，居然真的發生了。真是沒有最狂，

只有更狂。 

    李爸臉上一陣紅一陣白，一開始頤指氣使的霸氣完全不見了。見過大風大浪

的他，像個小孩似的手足無措，不斷的向在場的警官、官員、校長、主任、老師

鞠躬道歉，把腰彎的都要貼到別人手上了。「抱歉抱歉，謝謝謝謝」。 

    「孩子平安就好、孩子平安就好」。雖然是誤會一場，但是也不忍苛責。李

爸低著頭，彎著腰，擦著臉上的汗水時，也把眼睛的淚水擦掉。他今天早上可是

撿回一個女兒呀﹗﹗ 

 

    事情好像就這麼過去了，當然，李玲在班上同學沒有放過她。同學改叫她「玲

爺」，說她的狂度可以和「超過一百分」的寬爺相提並論；也有同學把她座號改

成 087，「林北七，這個號碼最適合她了」。她立刻在班上變成人氣王，她走到哪

裡都有人對她微笑，每個同學和家長看到她都會說：「阿，你就是那個那個……」

然後露出會心的微笑。 

    但是，學校外還有事情在悄悄進行。李爸在議會質詢時講了這個故事。要求

警局清查所有校園附近的不良分子，對於毒品和藥物的氾濫和年輕化，加強娛樂

場所的臨檢。也要求教育單位清查所有的中輟生就學和就業的狀況，提醒網路交

友的危險性；所有學校每天都有警察巡邏，校園的笑聲就更大聲了。 

    最好笑的是：家長輪值交通崗時，組長都會細心的交代：家長開車送小孩在

路邊停車時，不要突然開門，還在睡覺的小孩會滾下來。但是停車都沒小孩下車，

也要拍拍門叫醒小孩，不要又載走了。 

    老師若是發現同學遲到，或是沒來。打電話給家長時，先不要報警，請他先

看看後座有沒有小孩。 

 

    知道自己成為女生心目中最喜歡的同學的吳書偉，從此對李玲更是彬彬有禮，

和她講話還害羞得臉紅。連冷面的溫導，上她們班的課時，臉上的線條也柔和很

多，更常誇張的說「阿我昏倒了啦」。各位老師不斷的拿這件事取笑，也變成班

上笑點最低的笑料。同學們感情更好，連成績都進步了。 

 

    「之前，我好像做了一個惡夢，夢到自己被困住了。但是一覺醒來，發現我

想要找的淨土，就在我每天待的最久的地方。」 

--八年七班李玲於心情札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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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這次烏龍事件落幕後，一切歸於平靜，什麼事好像都沒變，好像什麼都變了，

穿梭時空到另外一個平行時空。 

    她還是被當作需要輔導學生，要定時去輔導中心報到。她走進門口貼著「請

聽、我說」的輔導中心，坐下和老師閒聊了一下熱舞比賽和男生八卦。李玲告訴

老師：這個禮拜六、日，全班要去福隆班遊露營，這麼熱門的場地，是爸爸去「拜

託」人家「喬」出來的。有時，惡勢力還是有他的用途。媽媽再也不拿她和哥哥

比較，爸爸和人家吵架的次數也少了。 

 

    「你覺得妳在前一個國中的生活怎麼樣? 」 

    「我好像進了一個沒有出口的房間，房間四週都是尖刺，我沒有動，尖刺就

越來越突出來，慢慢房間空間越來越小，我也不斷被刺到，後來連動都不敢動，

還是遍體遴傷。同學和媽媽只計較分數，老師上課教我們寫考卷，不會就要自己

出去補習，學校的術科和社團都是騙人的。課都被借去考試，同學勾心鬥角，跟

不上就自暴自棄。那是哥哥學校，也是台北升學第一名的學校。但是我每天上學

時我都在想:老天爺呀!今天來個颱風吧!今天來個地震吧!今天來個飛彈吧!打仗

我也不在乎，或者生個病吧!只要不要去學校。」 

    「有一天，我生病沒有去上學。在學校對面的診所看病，看完病我和媽媽坐

在學校門口等爸爸來接。聽見校園裡震耳欲聾的笑聲，這個學校怎麼這麼不一樣

呀! 我回去就告訴爸爸我一定要轉學。」 

 

    「後來到了這個學校，有什麼差別呢？你知道這個也是升學的明星學校吧。」 

    「這學校很不一樣，同學們很友善，老師很嚴格但是我們知道他們很認真，

有些刺很奇妙就消失了。」 

    「那現在呢？還有刺嗎？」 

    她微笑眼神瞄了一下窗外：「有的刺、當然還在，可是找到出口，換個房間，

它們只要原地不動，我和他們敬而遠之，也就刺不到我了。」 

    她一轉頭看到老師眼底閃過一個了解眼神，鐘聲也響了，老師一如往常的催

他去上課。轉身打開房門，原來天空還有的一點的陰霾也消失了。耳邊傳來校歌

的最後一句。她趕緊上樓，老張的課可不能遲到呀！ 

 

    回到位子，老師還沒來。「閨蜜」白皓翔走過來悄悄的在她耳邊說：「我就跟

你說，這招使出來，包中﹗你看，靈吧。」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